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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    

任御风说 : “ 人的 血 色 大抵分作三种 : 第 一种是

鲜红 , 是青春激昂激情澎湃火一样燃烧的 红 ; 第 二种

是深红 , 是历 经 岁 月 沧桑 后砥砺 出 的 深沉稳重 的 红 ;

第 三种是暗红 , 是鲜红和深红之间渗着 黑 色 的 红 , 这

种红 由 于 黑 色的 渗入 , 让拥 有它 的人在燃烧和稳重 中

无可奈何地渗入 了 中 庸 , 因 此 , 这是一 种患 得 患失 、

优柔寡 断 的 红 。 有 的人一 生可能 只 有一种血 色 , 有的

人一 生却可能 变换几种血色 。 ” 这是 《 血 色 · 红 》 的

主题 。    

在 《 血色 · 红》 里 , 柳应 强 、 齐 小 海是 “ 鲜 红

血 色 ” 的 代表 , 他们 或 者愤世嫉俗 , 或 者不谙世事 ,

他们 是这个世界里把棱 角 显露得最彻底的 人 。 陈 前 、

林卫北是 “ 深红血 色 ” 的 代表 , 他们 不 显 山 不 露 水 ,

是这个世界里 最 先找到 人 生 目 标 、 最能 藏住 棱 角 的



人 。 吴晓看上去超乎 于三种血 色之外 , 细 想来 , 他其 实 应该介乎

于 暗红和深红之间 。 任 东 风是主 角 , 他有些 自 以 为 是 , 有 些

自 恋 , 有些怯懦 , 还有 些优柔寡断 , 是这个世界里最常见 的 一

种人 , 是血 色不 断 变化的 代表 。    

任东 风血 色 的 变化是 《 血色 · 红》 的 主 线 , “ 黑五 类 ” 里

的 其他四位的 经历 以及柳应 强等人的 出 现促成 了 任东 风血 色的

变化 , 任 东 风在 屡遭挫 折 之后 血 色 从 “ 鲜 红 ” 变 成 了 “ 暗

红 ” , 他有见地却不 敢表露 , 有棱 角 却被磨平 , 就在 他的人 生

走到 最低 谷 、 血 色 变 到 最 暗 的 时候 , 任御 风 的 “ 时 空 隧道

机 ” 、 陈前的 “ 人啊 , 总 不 能 一辈子 瞎混过去 , 终要给 自 己找

条路” 和 “人生 的 历 程其 实 就 是心和路调 和 的 历 程 … … 不 怕

路不 平 , 就怕 心 不 平 ” 的 “ 两 个理 论 ” 安 慰和 引 导 了 他 , 柳

应 强 、 齐 小海 的 经历 提醒 了他 , 他的 思想逐渐走 向 成熟 , 血 色

逐渐向 “ 深红 ” 靠近 , 最后 , 林 卫 北 的 牺 牲彻底唤醒 了 他 ,

他终于看 清 了 未来 的路 , 完成 了 血 色的 转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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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子    

太阳 已经落山 , 落日 的余晖还胶着在天空 , 把半边天空纠

缠得面红耳赤 , 乌云也不甘示弱 , 挣扎着爬出 母体 , 刹那间 ,

黄昏 的天空姹紫嫣红起来 。 这是一年中最热的七月 。    

任东风独 自 坐在操场的篮球看台上一面吹风 , 一面仰头远

眺天边变幻着的绚烂云霞 。 他刚刚跑完三千米 , 头发一撮一撮

直立 , 背心 已全部汗湿 , 紧贴在身上 。 说是吹风 , 其实一丝凉

风也没有 , 他只有兀自把手当作扇子 , 一个劲儿地猛扇 。    

“你在这儿干嘛 , 我 的妈 , 你有 病哪 , 这么 热 的 天你 也

跑 , 你看你那头发 , 都跟刺猬没什么 两样 了 , 别扇 了 , 快走

吧 , 哥几个还等着替你庆生呢 。 ”    

说话的是吴晓 , 任东风 的老 乡 。 他 比任东风大三岁 , 是

“ 黑五类 ” 里的老大 , 高个子 , 皮肤 白净 。 按说皮肤 白净长得

又高的人多半都会给人一种挺拔帅气的感觉 , 遗憾的是 , 吴晓

恰好长了个长脑袋 、 扁脸 , 虽然他走路时刻意模仿港星走一字

步的样子 , 可这依然没能把他拉进帅气的行列 。    

说话间 , 吴晓 已拖着任东风到 了小池塘边 。    

小池塘位于南方大学后山脚下 , 是早些年修建小型拦水坝

的烂尾产物 , 如今没能派上 “ 拦水 ” 的用场 , 倒是便宜 了 南

方大学里的 “ 黑五类” 们 , 成了 他们聚会的场所 。



    所谓 “ 黑五类 ” , 当然不是 “地富反坏右” 。 在青春张扬 、


激情泛滥的大学校园 里 , 随处可 以听见诸如 “ 智 勇七壮士” 、


“ 渝浙六朵花” 、 “ 无敌四兄弟 ” 之类的名 号 , 这些名号听着左


帮右派似的如雷贯耳 , 其实不过就是一帮关系密切 的学生 自 封


的雅号 , “ 黑五类 ” 也不例外 。
    

既然是 “ 黑五类 ” , 当 然得 是五个 人 , 吴晓 、 任东风除


外 , 其余三个早已 在小池塘边的堤坝上等候多时 了 。
    

“老三 , 看你那样子 , 又跑步去了 吧 , 马 上就毕业了 , 你


还穷跑个什么劲儿呢 , 快过来坐 。 ”
    

“就是 , 今天你最大 , 来晚 了也就不追究罚 酒的事 了 , 但


是今天都得多整几碗 , 过了 今天 , 再聚也不易 了 , 明年今 日 ,


兄弟几个还不知要在哪个槽刨食呢 。 ” 说话的是老二和老四 。
    

老二林卫北 , 既多才多艺又沉稳内 敛 , 是 “ 黑五类 ” 里


最有号召力的核心 人物 。
    

老四陈前 , 皮肤黝黑 , 生得高高壮壮 , 举手投足间尽是痞


子小混混的习 气 。 他刚上高中 的时候成绩并不怎样 , 成天除了


打架就是旷课看录像 , 高三的时候突然 良心发现 , 决心洗心 革


面 、 改过 自 新 , 发起愤来 , 结果 高考时 , 还真让人大 跌眼镜


——同班的几个平 日 里熬灯苦读的乖学生全部名落孙山 , 他倒


榜上有名 , 逼得班主任 老师 不得不收回 那句 “ 那小子烂泥糊


不上墙 ” 。 上大学后 , 因为和任东风 同一个班 , 又觉得任东风


这小子虽傻里傻气倒还憨直不做作 , 很快 和任东风成 了 铁哥


们儿 。
    

五人本欲按了 年龄序列效仿桃 园结义 , 可除吴晓外 , 其余


都年龄相当 , 又都不愿做小弟 , 都想把序号往前争 , 于是新创


花样 , 听天 由命凭老天安排 , 用抽签的方法定大小 , 最后结成


了 “ 黑五类 ” 。




  此时 , 陈前一边说话 , 一边用牙咬 开啤 酒瓶盖 儿 :  “ 东


风 , 来 , 挨哥坐 。 ”
    

“我老三 , 你老四 , 谁是哥 ? ” 任东风不服气道 。
    

“ 嘿 , 这小子这么较 真儿 , 我 当初就不 同 意抽 签定大小


的 , 后遗症 来 了 吧 , 我好歹也 比 你长 俩 月 呢 。 ” 陈 前耿耿


于怀 。
    

“你俩有完没完 , 每次都拿这说事儿 , 听大哥说正事吧 。 ”


说话的是老五齐小海。
    

齐小海是山东人 , 人都以 为山 东人该是人高马大的 , 可齐


小海偏就要与 山东人作对 , 生得 白净斯文 。 他原本和任东风一


样念的是哲学系 , 后来误 打误撞迷上了 电 脑 , 转 到 了 计算机


系 。 由 于是转系生 , 加上齐小海为人又内 向单纯 , 因此他虽和


任东风同住一个宿舍 , 两人的关系 起初却也仅只是 同室而居 。


后来 , 有一次两人凑巧同乘一辆公交车外出 , 齐小海在车上遇


到扒手 , 任东风眼尖 , 发现后大声呵斥 , 谁料他俩运气太背 ,


撞进扒手窝里 。 扒手们仗着人多 , 学了猪八戒倒打一耙 , 反诬


齐小海是扒手 , 车上乘客虽知就里 , 却只肯当看客 , 不愿做侠


客 。 齐小海生性胆小 , 被扒手们一阵呵斥 , 满肚子的委屈 没能


变成据理力争 , 反而全被恐慌 占了 上风 , 已经傻在了 车上 。 任


东风看得着急 , 那一急倒急出 了 他初生牛犊不畏虎 的勇气来 ,


极力替齐小海澄清 。 扒手们 向 来都是 “ 要武斗 , 不要文斗 ” ,


他们懒得与任东风辩白 , 只将呵斥改成了 围攻 。 眼见着拳头就


要落下 , 任东风忽 地聪明起来 , 他一面躲闪 , 一面呼斥司 机停


车 , 然后拖着齐小海落荒而逃 。 齐小海感激任东风是个仗义之


人 , 自此之后 , 与任东风越走越近 , 最后加入了 “ 黑五类 ” 。
    

听 了齐小海的责备 , 陈前笑道 :  “ 好好 , 老五都发话 了 ,


我们不说了——老大 , 开讲啊 。 ”




    “好 , 那我就说了 , 今天是 老三的 生 日 , 我们大家 聚一

下 , 一来呢 , 就着 卤菜啤酒给老三庆生——对了 , 老五 , 今天

你可别再想找借 口逃酒 , 二来呢 , 再过两个星期 , 我们也要各

奔前程了 , 剩下的两个星期大家可能都要各自 忙各 自 的 了 , 所

以今天借着给东风庆生 , 我们提前来顿别离宴 。 其他的我就不

说了 , 第一碗 , 我先干 了——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。 ” 说完 , 他

端起洋瓷碗把酒一饮而尽 , 喝完碗底朝天对着大家 ,  “ 照杯 ,

看你们的了 。 ” 兄弟几个不 由分说 , 依样画葫芦 , 饮酒照杯 。    

“ 东风 , 毕业后你 打算干嘛 ? ” 陈前拿着卤 鸡脚 , 咂吧 着

嘴朝向 任东风 。    

“ 我啊 , 我本想在这边找个事儿做的 , 前段时 间正到处递

求职信 , 可前天老爸来 电话 , 让我回家 , 说是今年国务院 出 台

了 个什么 十六号文件 , 里面有让高校毕业生充实到基层机关这

么一说 , 我们那儿属 内 地贫困县市 , 今年还赶得上国家分配的

末班车 , 而 且 老爸 说 这 年 月 公 务 员 稳 当 , 所 以 坚 持让 我

回 去 。 ”    

“ 别管 你爸 怎 么 说 , 你 自 己 呢 , 你 自 己 怎 么 想 ? ” 陈 前

追问 。    

“ 我这人没什么梦想 , 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 《 我的理想》 ,

我想了 半天 , 还真不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 , 那会儿为 了讨老师

喜欢 , 就写 '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教师 ' , 还得老师表扬了

——天知道我从来就不想 当老师 , 所 以从来都是走一 步算 一

步 , 老爸让我回我就 回呗 , 还能怎 么 想 ? ——你 呢 , 你 怎 么

想 ? ” 任东风道 。    

“ 我啊 , 我是不打算 回老家了 , 我这性格在一个地方待不

住 , 再说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 , 不到处闯荡一下真对不起 自



己 , 不过去哪儿还真没想好——不说我了 , 还有你们几个 , 别

只顾着吃啊 。 ”    

“ 我正想告诉你们呢 , 前些天我在本地联系 了 一家网络公

司 , 想到那儿去做 , 你们也知道 , 做 中 国的比尔 · 盖茨是我的

梦想 , 昨天他们来电话了 , 让我下个月 一号去上班 , 毕业后 ,

我就直奔那儿了 。 ” 齐小海有些神 往 。    

“ 你小子能耐啊 , 闷不作声地就把 自 己卖 出 去 了 。 ” 陈前

揶揄道 。    

齐小海腼腆 , 被陈前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 , 神往也中途止

了步 , “我 , 不是… …那个… … ” 齐小海结巴起来 , 脸也腾地

通红 , 幸好天色已 晚 , 虽 月 光皎洁 , 却也没人能瞧得 出谁的脸

红谁的脸 白 。    

“ 好了 , 别欺负 老实人了 , 老五 , 别理老四那家伙——吴

晓 , 你以 后怎 么 打算的 ? ” 林卫北 似乎觉察到 了 齐小海的 窘

态 , 插嘴道 。    

“ 我和东风是老乡 , 我基本和他一样 , 不过我不是因 为老

爸让我 回 去我才回去的 , 我和你们不一样 , 我是农村苦孩子出

身 , 是真想回家乡有所作为 , 说了你们别笑 , 我希望今后的路一

年一个台 阶 , 然后在拯救别人的同时也拯救 自 己 。 ”    

“ 咦 , 我听这话怎么 听出 了点 ' 官儿迷 ' 的意思 , 你要真

是一年一个 台 阶的话 , 兄弟们今后就全仰仗你 了 。 ” 林卫北

笑道 。    

“ 你呢 , 老二 , 你有什么 打算 ? ” 吴晓 推 了 林卫 北一把 ,

笑着回 问 。    

“ 我想去当兵 , 上高 中 的时候犹豫了 一下 , 放弃 了当 兵考

了大学 , 我不想让 自 己 后悔 , 所以 现在想重新来过 。 再说了 ,

东风 、 陈前 、 你 、 我咱们四个都是学哲学 的 , 学哲学的人如果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不从政 、 不搞学术 、 不教书还真不知道有多少出路 , 但是我既

不想 回老家从政 , 也不想搞学术 、 教书 , 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

做不违背 自 己 心意 的事情 。 前几天学校和云南那边 的边防武警

部队签了些到云南服役的学生名额 , 我 申请到了 , 毕业后我就

去云南从军了 。 ”    

“ 那你 的名 字可得改一下 了 , 不能叫卫北 , 得 叫卫西 , 或

者叫卫南 。 ” 任东风笑道 ,  “ 还有 , 你倒是做了遂你心愿 的事

情 , 也重新来过 了 ,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儿要肝肠寸断失魂落魄

了 。 ” 见大家都低头不语 , 任东风开始戏谑林卫北 。    

“ ‘ 未洗 ’ 、 ‘ 未烂 ’ , 这两个名字都不行 , 听着像在说没洗

没烂的臭袜子 , 干脆取一 四个字 的名 字 , 叫 ‘ 林 胃 稀烂 ’ 得

了 。 ” 陈前正说得起劲 , 林卫北 的拳头揍 了过来 , 陈前一面求

饶 , 一面继续 , “拳头都过来 了 , 名 字看样子是改不成了 , 不

过 , 东风那话没错 , 老二是咱哥几个当 中 , 不对 , 应该是咱南

方大学数得上号的帅哥 , 说真的 , 我当初加入 ' 黑五类 ' , 有

一重要原因就是 因为有他在 , 跟这小子走在一起 , 女孩儿都多

朝 咱看两眼 , 不过有时也挺恨他 , 咱这样子长得也还算可以 的

吧 , 和他站一块 , 怎么 比怎么下去 , 所以 , 老二去当兵 , 虽说

姑娘们要牵肠挂肚流眼抹泪 , 可对 咱 男 性 同胞 , 那绝对是一

福 哇 ! ”    

“ 去 , 少拿我开涮 。 ” 眼见着 陈前要挑起批斗会 , 林卫北

话锋一转 , 接着说 , “ 今天我把吉他拿过来了 , 我给大家弹一

个 , 想听什么只管招呼 。 ”    

“ 看见没 , 转 移话题 , 想堵 咱们 的 嘴 呢 , 知 道你才艺 双

馨 , 不过你把你 的吉他和歌骗小妹妹去吧 。 ” 陈前显然不吃林

卫北那一套 , 意犹未尽道 。    

“ 唉 ! ” 林卫北故意沉重地叹 了一 口气 , 陈前倒 吓 了一跳 ,



“ 你这又是想唱哪出 ? ”    

“我犯 了个原则性的错误 。 ”    

“ 什么错误 ? ” 大家不明就里 , 齐声问道 。    

“ 以前我只是觉得陈前这小子像个痞子 , 今天我发现这小

子不像痞子——他本身就是个痞子 ! 这样吧 , 我先为我们 的痞

子小妹妹来个 《 再 回首》 怎么样 ? ”    

“ 嘿 , 小子 , 欠 捶呀 你 。 ” 话音未落 , 陈前 已 跳 了起 来 ,

撸袖子抡胳膊嬉笑着作势要捶打林卫北 , 几个兄弟哈哈大笑 ,

一面抱住陈前 , 一面憋尖 了喉咙女里女气地嚷 : “ 兵哥哥 , 我

们要听 《 再回首 》 。 ” 笑声里 , 和 弦响起 , 林卫北清 了清喉咙

唱道 :

再回首  云遮断 归途

再回首  荆棘密 布

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 旧 梦

曾经与 你有的 梦

今后要向 谁诉说    

歌声 、 吉 他声 戛然 而止 , 池 塘边 忽 然 间 静 得 只 有蛙 声

虫鸣 。    

“ 多情 自古伤离别 , 更哪堪 , 冷落清秋节——别易 会难 ,

当各尽觞 , 兄弟们 , 喝酒 ! ” 任东风触景伤情 , 长叹一声 。    

“ 干嘛这么伤感 , 应该说 ' 海 内存知 已 , 天涯若 比邻 ' 。 ”

齐小海纠正道 。  

然而 “ 天涯若 比邻 ” 终究没能敌过 “ 多情 自 古伤离别 ” ,

五个大男 人最终还是借着酒劲相拥着在堤坝上号啕大哭 。



    哭声并未能阻挡毕业的脚步 ,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, 校园音

乐 台 的广播里翻来覆去地放着 《 Y e s t e rd ay o n c e m ore 》 、 《 朋友

别哭 》 之类的歌谣 , 一次 又一次 地提醒着 大家别离的 到来 ,

“黑五类 ” 们就在这把人弄哭 了又再鼓励 的歌声里预演前程 、

揣度未来 , 为生计而忙碌开来 。



第一章 回到 江 凌    

江凌市坐落于 西南边 陲 , 属 国 家贫 困 县级市 。 说是贫困

市 , 但市里歌舞厅 、 K T V 、 夜总会 、 桑拿房等一应俱全 , 俨然

是个灯红酒绿的小都市 。 市里的老百姓口 袋里没什么 钱 , 但 日

子过得却也悠闲 。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旅行的人乘飞机 , 半空中

听见麻将声就知道是到成都了 , 其实这笑话有些误导听众 , 因

为那麻将声完全有可能是从江凌传来的 , 遗憾的是在这样 的环

境中 土生土长的任东风竟然对麻将 、 桥牌一窍不通 。    

任东风的家在江凌市的一条闹市街上 , 父亲任仲坤是个转

业军人 , 虽说从部队转业到 了地方 , 但任仲坤依然保留 了 军人

刚烈率真的脾气 , 对社会上 的不 良 风气深 恶痛绝 , 平素 常把

“ 老老实实做人 , 踏踏实实做事 ” 挂在嘴边 , 这禀性按理是可

亲可敬的 , 但由任仲坤演绎起来却时常显得与现实社会格格不

入 。 任东风有两个姐姐 , 晓风和御风 , 三姐弟是按每人相差三

岁 的等差数列降生的 。 任东风还记得大姐十八岁生 日 时 , 有朋

友送了 她件低胸连衣短裙 , 大姐美美地穿回 家后 , 愣是被父亲

强 逼着换下 , 那短裙最后 的命运是在让大姐风光了半 日 后 , 因

被父亲判罪为 “伤风败俗” , 等不到 寿终正寝就已 成了剪刀 下

的短命冤鬼 。    

说起任东风的两个姐姐 , 性格简直天渊之别 。 大姐任晓风



老实乖巧 , 从小就是个在家听父母话 , 上学 听老 师话的乖孩

子 。 这种 乖给她带来 了无论她走到 哪 里得到 的 都是 “ 听话 ” 、

“ 懂事 ” 、 “可爱 ” 之类赞美的好处 , 同时也给她带来了 一个坏

处 , 那就是长大后遇事只知道哭 , 出嫁后一与丈夫吵嘴 只知道

往娘家跑 。    

二姐任御风完全相反 , 是任家少有的反叛分子 。 虽然反

叛 , 但却出奇的聪明 , 上小学的时候就连跳两级 , 上中 学后虽

学会了逃学 、 打架 , 可每到考试前 , 只要她恶补两天 , 照样考

到全班前五名 。 任东风读大学时常 把此事在 “ 黑五类 ” 面前

炫耀 , 使得 “ 黑五类 ” 的兄弟对任御风佩服得五体投地 , 就

连 自 命不凡的陈前也 自愧不如 景仰万分 。 任御风 的特立独行 ,

令父母爱恨交加 , 令老师无话可说 , 也令左邻右舍只知 道任家

有个任御风 , 而忘却任晓风 、 任东风的存在 。 任御 风小时候没

少欺负任东风 , 可她又有一个 如 同老母鸡对待小鸡崽的 坏毛

病 , 只许 自 己 欺负 , 别人是碰不得的 。 因此 , 任东风基本上是

在二姐棒子加糖果的 “ 双重关照 ” 下成长的 。    

由 于家风甚严 , 又有二姐的 “ 恃强凌弱 ” , 虽 是家中 的独

子 , 任东风倒也没沾染骄横跋扈的恶习 , 相反 , 由 于常受二姐

“ 欺负 ” , 他的性 格反与 二姐相反 , 有些女性的 温和 与忍 让 。

大学毕业后 , 他听从父亲的话回 到家乡 江凌 , 这些天正 赋闲在

家等候分配 。    

“ 东风 , 我刚出 去打听 了 一下 , 你的工作要年底才能定下

来 , 估计正式上班也要到 明年初 了 , 这些天 你先在 家休息 几

天 , 帮你妈做做家务 … … ”  “ 谁要他帮 , 他帮 只 怕 是越帮 越

忙 。 ” 父亲 的话还没说完 , 母亲就已 经抢过话来 。    

任东风的母亲周加碧 , 生得矮矮胖胖 , 虽说已 近五十 , 眉



眼间却依然可以 看出 年轻时的清丽 。 她和任东风的父亲年轻时

同在一个公社 , 文化大革命期间 , 两人分属两个不同的红卫兵

宣传 队 , 因为一场文艺汇演而相识 、 相知 、 相恋 。 在江凌这个

小地方 , 时至今 日 男女相恋也还没能脱离相亲的 旧俗 , 在那个

年代 , 他俩 的恋爱可想而知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。 再加上虽说

那是一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 , 两人也 同是贫下中农成分 , 可任

仲坤 的家实在也穷得太过家徒四壁 , 万般无奈之下 , 任仲坤毅

然参军去了东北 , 周 加碧为了躲避压力去 了新疆兵 团 , 所有人

都认为他俩的这场恋爱就这样无疾而终 , 谁料任仲坤 当兵不 到

三年就提了干 , 提干后第一件事就是迎娶周加碧 。 婚后的几十

年里 , 夫妻俩虽也吵过嘴 , 却从未动手打过架 , 在任东风他们

这一辈看来 , 父亲的爆脾气如同抗 日 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工队埋

的地雷 , 那地雷埋的是有指向性 的 , 只对鬼子 、 汉奸爆炸 , 自

己 人是绝对踩不上的 。 任 仲坤生活的环境里没有 鬼子和汉奸 ,

但这并不表示他的爆脾气就没了指向性 , 相反 , 这指向 性却更

加明确 , 那就是只针对外人和家里的孩子 , 对周加碧是绝对不

会使用的 。    

“那这样吧 , 你大姐夫前天过来 说你大姐病 了 , 家里 的 百

货店照顾不过来 , 你反正 闲着没事 , 过去 帮他们照应一 下 。 ”

被周加碧推辞之后 , 任仲坤接着说 。    

“好 , 我明天就去 。 ” 任东风回 答 。    

明 日 一清早 , 任东风拎起母亲准备好 的一篮子鸡蛋直奔大

姐家 。    

大姐家并不远 , 穿过两条马路就到 了 。 走在大街上 , 任东

风暗 自 揣度大姐见到 自 己时的表情 , 大姐爱哭 , 准又会是喜极

而泣吧 。 想到这里 , 任东风笑 了 , 禁不住开始琢磨如何运用 自

己 的幽默天分来打趣大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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